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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协同：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双重路径

刘社瑞，韩 茹

（湖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 要 新乡贤文化是由传统乡贤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来的新型文化形

态，以其独特作用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政府和社会是新乡贤文化建设的两种力量，并以此

形成了政府主导式建设路径和社会主动式建设路径。政府主导式建设路径以做好顶层设

计、整合各种资源、注重授权赋能为主要抓手，通过行政纵向推动力量引领新乡贤文化建

设；社会主动式建设路径则以乡村内生力量、特色化的优势资源和参与式行动为依托，通过

内生横向协商方式践行新乡贤文化建设。双重建设路径虽共存于乡村场域，但二者属性不

同，需通过纵横协同形成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使新乡贤文化建设更具持续性和实

效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双重路径的纵横协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双重

建设路径应顺应时代新要求，遵循互嵌互融逻辑，在互动−嵌入−融合中实现纵横协同，共

同服务于新乡贤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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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内涵十分

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文化建设领域的具体展开和集中体

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①“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

个结合”诠释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法。新乡贤文化生长于乡村广袤大地，既继承了传统乡贤文化

的价值精华，又注入了现代文明的时代元素，是由传统乡贤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来的新型

文化形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社会的有机结合，具体表现为以新乡

贤为主体所创造的一系列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新乡贤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

气息，承载着先进的思想观念，在连接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中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因此，加强新

乡贤文化建设既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根脉的生动实践。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乡贤文化历史悠久，扎根乡土之中，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演变而成的。在中国传统乡村治理中，

乡贤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乡贤文化在明清时期进入鼎盛阶段，

随后由于乡绅阶层的分化导致乡贤文化逐渐没落。但是乡贤文化中的贤德基因一直扎根于乡村场

域，并经岁月窖藏逐渐演变成更具先进性的新乡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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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是对传统乡贤辩证扬弃而生成的新概念，是指深嵌于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具有新理

念、新知识和新技能，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的优质人力资源。与传统乡贤相比较，新乡贤

来源更加广泛、身份更加多元、结构更加优化、作用更加全面。随着新乡贤群体的出现，新乡贤文化

也展现出新特征，其先进性也在不断的创新中得以实现，这种创新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文化主

体不断拓展。现今的新乡贤已突破“内生”“在场”“年长”等传统标签属性，新乡贤队伍因此更加壮

大，更加富有朝气。二是文化内涵不断丰富。新乡贤文化体现着对传统和现代的双重观照，既有深

厚的历史传承，又有生动的当代建构，传统礼俗与现代法理并存。更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新乡贤文

化中的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因

子，这种宝贵的时代特质和品格使新乡贤文化更具持久生命力。三是文化价值不断彰显。传统乡贤

文化致力于乡村治理和伦理文化建设，进入新时代的新乡贤文化其价值更为多元，既要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又要破解乡村发展困境、助力乡村振兴，更为重要的是要担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这一新的文化使命。新乡贤文化的先进性和创新性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多视角展开研究。

其一，新乡贤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研究。张静等认为传承和弘扬乡贤文化具有重要的伦理价

值，能够提升乡村文化软实力[1]。王先明认为新乡贤文化建设不仅契合了新农村建设需求，而且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时代诉求[2]。刘淑兰从乡风文明、乡村经济、文化传承、乡村治理四个角

度阐述了新乡贤文化建设独特且重要的时代价值[3]。邓坚认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迫

切期盼和强烈要求，能够破解乡村振兴中的资源和人才问题[4]。这些研究紧扣国家战略与政策，聚焦

新乡贤群体作用及新乡贤文化功能，为凝聚起新乡贤文化建设的社会共识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二，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研究。王泉根就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乡贤文化研究会”的建

设实践进行研究，提出了上虞新乡贤文化建设中的“群团性乡贤模式”[5]。王广振等以全国多地实践

为研究对象，认为各地应结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开展乡贤文化传承教育活动[6]。崔凤军等以浙

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的“乡贤参事会”为研究对象，认为建立并发展乡贤组织能够为新乡贤文化培育提

供土壤[7]。和思鹏等以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研究对象，总结了“村两委+乡贤会”这种新

型协商治理模式[8]。朱侃等以湖南省石羊塘镇为研究对象，认为可在触发新乡贤公共服务供给行为

中建设新乡贤文化[9]。这些研究以深度解读和具体剖析见长，揭示了新乡贤文化建设实践的共性和

差异性，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提供借鉴和指导。

其三，新乡贤文化建设的策略研究。曾天雄等指出新乡贤文化建设应在嵌入乡治新因子、尊重

地方性知识、回归道德教化、传承乡贤文脉中形成新乡贤文化自觉[10]。宋圭武认为新乡贤文化的根在

城市，应通过大力加强城市自身的文化建设来推动新乡贤文化建设的落地[11]。白现军认为新乡贤文

化建设应从资源的发掘与整理、时代内涵的诠释、宣传载体的创新、新乡贤群体的培育、政治参与机

制的完善五方面发力[12]；刘传俊等认为新乡贤文化建设重点应聚焦在乡贤群体的界定、内生建设主体

的培育、配套保障机制的建立健全三方面[13]。这些研究既富有建设性和创新性，又具有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指明了努力方向。

新乡贤文化建设研究在国家政策引导和乡村丰富实践的双重推动下，形成了自身知识生产版

图，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但随着新乡贤文化内涵的日渐丰富、建设主体的日趋多元，其研究

议题也更为多样，还需要植入更宏大的视野和系统的理论。目前，学界对国家行政力量和乡村社会

内生力量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角色扮演和行动逻辑有何不同，以及两者如何在协同中形成合力这一

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有待提升。因此，本文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研究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双重

路径，从政府和乡村社会两类建设主体出发，分析双重路径的行动方略与协同逻辑，从而为新乡贤文

化建设提供学理支撑和实践指导。

二、纵向推进：政府主导式建设路径

政府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扮演着主导者和引领者的角色，因而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应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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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主导优势，彰显政府的主导力量。政府通过制度设计、法令颁布和政策制定等方式来发挥主

导作用，并在逐层传导、纵向推进中全面引领新乡贤文化建设。做好顶层设计、整合各种资源、注重

授权赋能是政府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的三大着力点。

1.通过顶层设计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提供遵循

顶层设计指运用系统论的方式，对某一事物进行自上而下的、总体性的统筹规划与设计。新乡

贤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需要系统思维下的顶层设计，这种顶层设计更多表现为制度设

计。2015−2018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培育和建设新乡贤文化，并在全国重要性会议上多次

强调和动员，体现了政府的期待和作为。

（1）官方正式倡导并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2014年 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要求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

领作用。这次会议面向全国首次在重大场合中提到乡贤文化和新乡贤，为新乡贤文化建设吹响号

角，并和后续召开的创新发展乡贤文化现场交流会、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等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同时，随着各大主流媒体对这些会议多形式全方位的报道，

新乡贤文化逐渐走入公众视野，形成积极热烈的社会反响。

（2）确立了新乡贤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新乡贤文化建设总体目标决定着新乡贤文化建设工

作的重心和方向，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国家在确立新乡贤文化建设总体目标时，一方面要求

“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新乡贤文化”；另一方面也要

求“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强调了新乡贤文化建设既要注重先进性和时代

性，也要注重乡土性和地域性，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尤其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正式提出

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树立了更为高远的目标，引领新乡贤文化建设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前行，构筑中华

文化新气象、激扬中华文明新活力。

（3）明晰了新乡贤角色定位。国家以动态发展的眼光赋予新乡贤不同的角色定位，使得新乡贤

集多种角色于一身。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前，国家对新乡贤的角色期待偏向道德和文化传承维度，将

其定位为道德榜样、文化传承者、社会风气引领者。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国家根据战略需要和乡

村现实赋予新乡贤更多的角色定位，从乡村产业发展和基层治理维度对新乡贤提出了新的角色期

待，如致富能手、社会治理参与者等。

2.通过资源整合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提供保障

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是新乡贤文化建设中的重要资源，人力资源包括本土人才和外来人才，文

化资源包括存量资源和增量资源，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整合为新乡贤文化建设开辟渠道、搭建平

台、提供保障，进一步体现了政府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1）整合人力资源，包括延揽本土新乡贤和输入外来新乡贤。本土新乡贤指出生在当地，拥有

技能、资金和社会资本并愿意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的新乡贤。2017 年，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经验交流会提出“将政治素质好、群众威信高、热心公益事业的退休干部、骨干党员、教师、致富能

手等新乡贤，引入村（社区）‘两委’班子和党群理事会。”2023年 7月，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实施方案》，鼓励引导退休干部、退休教

师、退休医生、退休技术人员、退役军人等回乡定居，发挥余热。延揽机制使“新乡贤在实践价值和

秩序生产层面推动了乡土社会人力、物力、财力、智力和文化的创造性整合”[14]。

外来新乡贤指出生在外地，与本土没有渊源关系，但有丰富知识和较高能力，愿意为乡村建设

与发展作出贡献的新乡贤。2015年，中组部、中农办以及国务院扶贫办印发了《关于做好选派机关

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对党组织涣散、经济发展落后的村庄实现全覆盖。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

提出要建立“城市人才入乡激励机制”。政府通过建立人才行政嵌入机制为乡村输送了大量外来新

乡贤，为乡村注入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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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合文化资源，包括盘活存量文化资源和提供增量文化资源。存量文化资源指在乡村长期

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化资源，如乡村传统文化设施、传统文化活动、传统文化仪式等。对此类存

量资源政府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以盘活，如在宗族祠堂、乡贤故居等传统建筑中增加新设

施、融入新内涵、扩展新功能，使乡贤文化遗产转化为传播新乡贤文化的新型空间。同时，政府通过

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建设农家书屋、农村文化礼堂、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等，在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中提供增量文化资源。目前，公共文化设施已基本实现按行政层级全

覆盖，优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日益丰富，为新乡贤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3.通过授权赋能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提供动力

新乡贤文化建设中，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纵向科层逻辑体现国家意志和政治权力，社会则通过

平等交互的横向协商逻辑体现乡村自治和内生力量。纵向科层逻辑和横向协商逻辑两者之间需要

连接点来承接权力和资源的下沉，这个连接点就是乡村场域中的各种组织。新乡贤组织是乡村社会

组织中的特色组织，政府通过对其授权赋能来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提供动力。

（1）推动建立新乡贤组织。村民自治制度既为乡村基层民主提供了规则框架，也为新乡贤作用

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空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因此，以“乡贤研究

会”“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命名的各类新乡贤组织相继成立并不断发展，成为党和政府推行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依靠力量。新乡贤组织吸纳了村庄内生性资源，赋予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合

法身份，既使新乡贤拥有了参与村庄政治的制度平台与机会空间，也使新乡贤文化建设有了组织载体。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作为全国第一个“中国乡贤文化之乡”，其在推动新乡贤组织建设与完善方

面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为其他地区提供了蓝本。首先，政府以制度设计推动新乡贤组织建设，

2015年起，绍兴市政府和上虞区政府先后发文，要求行政村（社区）建立乡贤参事会，大量新乡贤组织

得以成立；其次，上虞区政府成立了上虞乡贤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各乡镇（街道）和有条件的村

（社区）也设立相应机构，实现了对新乡贤组织的领导与管理；最后，上虞区推出了区领导挂钩联系新

乡贤组织的联络机制，使政府与新乡贤的联系更为紧密。上虞新乡贤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有力推动了

当地新乡贤文化建设。

（2）推进实施新乡贤培育工程。新乡贤不仅能够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把国家的大政方针、文化政

策及时有效传达给村民，还能够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把村民的所需所盼、所思所想全面真实反映给国

家。同时，新乡贤也是连接乡村与城市的纽带，具备融通城乡的基因和能力。因而，在乡村场域中新

乡贤处于特殊位置，以关键的纽带式力量投身乡村振兴，这种力量的养成与释放需要政府加大对新

乡贤群体的培育和培训。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2020
年 6月，共青团中央、教育部、民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青年马克

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的意见》提出，要逐步构建覆盖高校、国企、农村、社会组织等各领域优秀青年的分

层分类培养体系。“青马工程”把农村青年领头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等青年新乡贤纳入培训对象，

提升了新乡贤的综合素养和能力。

三、横向协商：社会主动式建设路径

乡村社会按照当地规范形成了横向协商网络，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扮演着参与者和践行者的角

色，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具有乡村权威优势，能够凝聚并释放乡村社会的内生力量。横向协商式新

乡贤文化建设路径扎根于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并以特色鲜明的优势资源和主动参与式行动为依

托，使新乡贤文化建设更接地气，全方位嵌入村民生产与生活之中。

1.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是新乡贤文化建设的社会基础

“在村庄熟人社会里，存在着以村民个体为中心、认同感更强的‘自己人圈子’，村庄内‘自己人圈

子’之间相互交织”[15]，由这种相互交织而形成的网络便是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汇

聚了乡村空间中所有的关系，并通过相互交织的脉络将这些复杂的关系结构化，成为新乡贤文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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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多重逻辑互动的社会基础。

（1）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人与人之间具有独特

的连接方式。乡村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下的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血缘、地缘和亲缘

基础之上，相比城市而言，村庄更加具有“亲密性”，并已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独特的非正式的交往规

则。二是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具有独特的文化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

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16]。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农耕文化是

乡村文化底色之所在，具有历史的厚重性和形态的独特性，承载着村民对自然、生命、情感的感性认

识与深邃理解。三是在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存在着特殊的新乡贤群体。德高望重、热心公益、拥有

资材技能、反哺桑梓的新乡贤承载着村民眷恋乡土的深情，是新乡贤文化建设的人格化载体。

（2）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涵养多元建设主体。村“两委”、新乡贤组织和村民组成了新乡贤文化建

设的内生矩阵。村“两委”作为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以“领头羊”的身份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

发挥着示范和带领作用，使新乡贤文化建设在全面服务于乡村振兴的轨道上前行；形态多样的新乡

贤组织作为新乡贤文化建设矩阵中的内在阵地，不仅为新乡贤回报桑梓、泽被乡里提供了平台，还承

接起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各种资源；村民作为新乡贤文化建设矩阵中的内生基础，具有懂乡音、知乡

俗、念乡情的天然优势，他们以乡情和乡愁为主线参与新乡贤文化建设。同时，村“两委”、新乡贤组

织和村民三者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不仅作用各不相同，还依托互惠、信任和对话机制展开协商，相同

的利益诉求和紧密的利益联结使新乡贤文化建设内生矩阵更为稳固。

2.乡村优势资源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提供鲜活载体

优势视角理论主张将优势作为重要工具及资源，运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合利用，聚焦并激活案

主的优势和潜能，从而有效解决问题和困境[17]。乡村场域中特有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作为乡村优

势资源具有不可复制性，成为新乡贤文化建设的鲜活载体。

（1）新乡贤文化的载体类型。与其他所有的文化形态一样，新乡贤文化并不能脱离载体而独立

存在，必须依托各种载体使观念形态的文化获得外部的表现。新乡贤文化载体是指新乡贤文化得以

传承与发展的空间、场所、器物、仪式、活动等，是新乡贤文化的外在呈现，能够使抽象的新乡贤文化

具体化。以载体的可移动性为划分标准，新乡贤文化载体主要体现为静态载体和动态载体两大类。

一是不可移动的静态载体，如祠堂、乡贤文化长廊、乡贤文化广场等，这些固定的空间和场所是新乡

贤文化的具象表现，能让新乡贤文化在静态呈现中与乡村形成浅层连接。二是可移动的动态载体，

如表彰仪式、祭祀仪式、联欢仪式、文化活动等，这些特定的仪式和活动是新乡贤文化特色与生命力

的内核所在，能让新乡贤文化在动态呈现中与乡村形成深度连接。静态载体和动态载体互为补充，

提高了新乡贤文化与乡村社会的适配性和影响力。

（2）乡村优势资源的活化催生新乡贤文化公共空间。人对于文化的认知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

入深的过程，乡村优势资源的活化能够激活新乡贤文化载体，分别建构起新乡贤文化的静态与动态

展示空间，进而在新乡贤文化公共空间中逐步深化人们对新乡贤文化的认知和认同。一方面，活化

乡村优势资源实现了新乡贤文化的符号化，为其从“能指”向“所指”的转化提供认知基础，助力新乡

贤文化公共空间的建构。另一方面，活化乡村优势资源实现了新乡贤文化的地域化，使新乡贤文化

形态各异、多姿多彩，凸显新乡贤文化公共空间的特色与个性。总之，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

和精神文化充盈于新乡贤文化公共空间，使之既生动具象又内涵丰富。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北流市、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两地在优势资源的活化上呈现出各

自的独特风格，开辟了新乡贤文化公共空间建构的不同路径。北流市一方面出资建设新乡贤文化社

会设施和场馆，如乡贤公园、乡贤广场、乡贤馆等；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当地古建筑，以古建筑为载体讲

述并传播乡贤故事，彰显新乡贤文化的价值与独特生命力。白坭镇则重在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

的主题活动，通过仪式传播促成村民与新乡贤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如选树古镇新贤、举办乡贤文化

节、策划“我为白坭代言”抖音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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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村民参与式行动使新乡贤文化建设更具成效

“‘参与’是发展传播学重要的概念，其特点是参与者之间的横向传播”[18]。村民通过平等对话积

极参与新乡贤文化建设，这种参与式行动和村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能激起村民的集体记忆和情

感认同，形成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全员参与和深度参与。

（1）契合自身需求下的全员参与。乡村产业兴旺、村民收入提高、乡风文明、乡村和美是乡村社

会关系网络中多主体的共同需求，新乡贤文化以独特价值契合了乡村社会的需求，并以其深厚的文

化力量助推需求落地。因而，新乡贤文化与乡村社会的契合最大程度唤醒了乡村社会的参与力量，

形成乡村社会的全员参与，具体表现在参与组织之多和参与人数之众两方面。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在新乡贤文化建设过程中探索出了自己的道路，为乡村社会全员参与新乡

贤文化建设提供了成功的“上虞经验”。2001年，上虞在“乡贤文化的持灯者”陈秋强的带领下成立了

“乡贤文化研究会”这一社会组织。“乡贤文化研究会”成员众多，来自各行各业、各镇各乡，他们全身

心投入新乡贤文化建设。同时，“乡贤文化研究会”还拓展自身网络，设立“上虞乡贤文化研究分会”

和“上虞乡贤研究会少儿分院”，将力量延伸到乡镇街道和中小学校。多维度、立体式的全员参与形

成了“上虞新乡贤文化网络”，使上虞“乡贤文化研究会”提出的“让上虞的子子孙孙都记住乡贤，让上

虞的子子孙孙都争做乡贤”这一口号与目标落地生根。

（2）全场景连接下的深度参与。“场景化不仅是事物原有形态的还原或者是其它场景的创造，也

是以人为中心，在特定时空和周围环境中的交互体验、情感交流，以完成抽象或具象的流动，来满足

人们需求的一种方式”[19]。全场景连接通过不同场景的联动来进行价值传递和情感诠释，使村民在与

场景的情感交流中产生获得感，触发村民对新乡贤文化的相关记忆，让村民获得深度参与新乡贤文

化建设的全新体验。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茶亭镇静慎村将新乡贤文化元素融入了乡村社会各个场景，在全场景连接

中实现了村民的深度参与，为乡村社会力量深度参与新乡贤文化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静慎村

的新乡贤文化元素随处可见，并且通过不同的形态融入了村民的生活、休闲和生产等场景中，在生活

区和休闲区，建有乡贤文化广场、守望屋场、诚信屋场，在生产区由新乡贤建立起来的经济组织还利

用墙画、展板等形式来传播新乡贤文化，村民在这些场景中随时随处都可触摸到新乡贤文化，并在场

景连接中完成与新乡贤文化的对话。

四、互嵌互融：双重路径纵横协同的逻辑

“协同是多主体配合和资源整合，共同参与完成某一任务、实现某个共同目标的过程”[20]。新乡贤

文化建设双重路径的纵横协同是纵向推进和横向协商的有机统一，指政府与乡村社会两类主体通过

互嵌互融形成多元主体之间的配合和多种资源的整合，共同建设新乡贤文化的过程。共存于乡村场

域中的政府主导式建设路径和社会主动式建设路径遵循互嵌互融逻辑，在互动−嵌入−融合中实现

纵横协同。

1.双重路径纵横协同的必要性

新乡贤文化建设的两类主体来自于国家和社会两大领域，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和以村民为代表

的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始终贯穿新乡贤文化建设全过程，因而，应从国家与社会协同的高度来看待

新乡贤文化建设双重路径的纵横协同。一方面，应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看待新乡贤文化建设双重路径

纵横协同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双重路径存在差异性，需在协同中形成合力。

（1）顺应时代新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

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2023年 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新的文化使命给新乡贤

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更好顺应时代新要求，新乡贤文化建设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强大思

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建设新乡贤文化既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环节，也是运用中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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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传统文化宝贵资源推动文化繁荣的具体表现，因而，必须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来推动新乡贤文

化建设优质高效，从而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展现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强大伟力。

（2）双重路径存在差异性。政府和乡村社会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主体，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权力、

制度和技术三方面。从权力维度来看，国家表现为行政性权力，乡村社会表现为自主性权力；从制度

维度来看，国家制定并实施正式制度，乡村社会认可并遵循非正式制度；从技术维度来看，国家采用

行政性介入，乡村社会遵循柔性化调节。权力、制度和技术三者的不同使新乡贤文化建设中的两类

主体在角色扮演、资源拥有、行动逻辑、作用方式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使双重路径的纵横

协同更为必要。

2.双重路径纵横协同的可能性

新乡贤文化建设需要制度、人才、资金、组织、空间等要素和资源，这些要素的聚集和资源的整合

离不开两类主体的协同配合。双重路径目标一致与两类主体优势互补使双重路径的协同成为可能。

（1）双重路径目标一致。新乡贤文化具有多维价值，从宏观层面看，新乡贤文化服务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从中观层次看，新乡贤文化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从微观层次看，新乡贤文化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总之，建设新乡贤文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国家与社会的共

同愿景，高度一致的目标为双重路径的协同奠定了坚实基础。

（2）两类主体优势互补。国家与社会两类主体虽然存在差异性，但是两者并非完全对立，而是相

互依存、优势互补。政府行政性介入有限，其权力无法覆盖新乡贤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时，需要乡村

社会的内生力量和价值规范；乡村社会拥有的资源有限，其实力无法承担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巨大投

入时，需要政府的外力推动和制度优势。两类主体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助推双

重路径走向协同。

3.双重路径纵横协同的具体方式

行政力量与内生力量、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行政介入与柔性调节并存于乡村场域，对新乡

贤文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新乡贤文化建设效果如何与双重路径是否形成协同紧密相关，因此，双

重路径的协同成为重中之重。互嵌互融逻辑从主体配合和资源整合视角出发，强调互动、嵌入和融

合，契合了协同语境，使得双重路径在良性互动、双向嵌入、高度融合中走向协同。

（1）形塑双重路径良性互动的关系。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指“国家与社会各自边界明确、各

归其位、各负其责，具有自身理性的‘强国家与强社会’互动关系”[21]。国家与社会协同理论从良性互

动、相互形塑的高度来看待两者关系，成为新乡贤文化建设双重路径纵横协同的理论遵循。双重路

径的良性互动需要细分政府和乡村社会的各自特质，明晰各自的职责定位与边界，并在此基础上依

托承上启下式连接点来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乡村场域中的基层党组织和新乡贤群体具有上下连接

功能，可有效促成双重路径的良性互动。

乡村基层党组织是双重路径良性互动的核心，因此，首先需要坚持一核多元的理念，以基层党建

引领新乡贤文化建设；其次，要明确党组织是新乡贤文化建设的第一责任人，把新乡贤文化建设纳入

党建工作考核范畴来进一步发挥其互动功能；最后，让基层党组织负责新乡贤文化建设的资源整合

与相关活动，以此推动互动的进一步深入。新乡贤群体是双重路径良性互动的桥梁，不仅具有承接

新乡贤文化建设资源的作用，更具有与各主体广泛连接、深度互动的功能。因此，一方面要高度重视

新乡贤作为政府代理人的身份，使其更好地向社会传达政府主导式建设路径的内容；另一方面要充

分激活新乡贤作为内生权威的优势，使其通过各种渠道把社会主动式建设路径内容反馈给政府。

（2）推动双重路径双向嵌入。嵌入性是国家与社会协同的具体表现，指“政府官员参与社区的日

常生活，通过塑造自己的社区成员身份，获得社区成员的信任和认同”[22]。行政嵌入乡村社会主要通

过两种方式，一是激活乡村内生力量，二是规范村庄自治秩序。当今乡村基层治理呈现出网络化协

同治理格局，多元主体处于同一个网络结构中，既彰显出各自的特色职能，又担负着协同网络框架下

的互嵌职能，互嵌职能的释放为新乡贤文化建设双重路径的协同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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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文化建设双重路径的双向嵌入主要指本土内生主体和外部输入主体的互嵌，具体表现为

“内生新乡贤+村党支部书记”的嵌入模式和“驻村第一书记+外来新乡贤”的嵌入模式。前一种模

式体现了乡村社会内生力量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以吸纳机制为依托，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释放了新

乡贤文化建设中的社会力量，如前文提到的把本土内生新乡贤延揽到村“两委”组织中。后一种模式

代表着国家行政力量下沉乡村社会，以资源输送为保障，具有深厚的制度基础，既激活新乡贤文化建

设中村庄的内部价值，又规范新乡贤文化建设秩序。双重路径的双向嵌入赋予新乡贤双重身份，使

新乡贤文化建设的个体力量转化为组织力量，提升新乡贤文化建设效能。

（3）形成双重路径的高度融合。双重路径经良性互动、双向嵌入逐渐走向高度融合，进入双重路

径纵横协同的最高境界。高度融合一方面需要内力与外力的融合，另一方面也需要内场域与外场域

的融合。新乡贤文化建设离不开各种力量，传统文化复兴和新乡贤自我价值实现是新乡贤文化建设

的内生动力，国家政策支持和乡村振兴需求是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外在拉力，要融合内力与外力，首先

必须提高认识，把新乡贤文化建设上升到助推传统文化复兴、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高度；其次，要搭

建新乡贤自我价值释放的各类平台；最后，要把政策拉力转换为政策红利并落实在乡村振兴的具体

行动中。内外两力相融使新乡贤文化建设既体现国家意志和政治意蕴，也推动乡村内生建设力量由

分散到组织、由自发到自觉、由无序到有序。

任何一种文化建设都离不开特定的场域，新乡贤文化的乡土本色与在乡性决定了新乡贤文化建

设的内场域就是乡村场域。但是，乡村并不是孤立的场域，和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城市

是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外场域。内外场域的融合需依托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的新型城乡关系，使新乡

贤文化建设所需的资金、人才、项目、信息等资源形成充分整合与双向流动，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增

添城市力量，使新乡贤文化建设更为持久和长效。

五、结 语

新乡贤文化是对传统乡贤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既承载了传统乡贤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又体现

了鲜明的时代色彩。新乡贤文化集乡土性、先进性、实践性于一身，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建设新乡贤文化是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中文化振兴的重要表现，有助于提升村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

自信，有助于提升乡村文化软实力。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看，新乡贤文化建设路径表现为政府主

导式建设路径和社会主动式建设路径。政府主导式建设路径以政府为建设主体，通过政府力量的纵

向推进引领新乡贤文化建设，以顶层设计、资源整合和授权赋能为发力点，凸显其行政化、供给化属

性；社会主动式建设路径则以乡村社会为建设主体，通过乡村社会力量的横向协商推动新乡贤文化

建设，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乡村优势资源、村民参与式行动为发力点，凸显其乡土化、自主化属性。

新乡贤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各个子系统明确自身职责、找准发力点，也需要各个子系统

之间互为支撑、达成高效协作。因此，双重建设路径不仅要发挥各自优势，更要注重互适与协同，以

互嵌互融逻辑为遵循，在良性互动-双向嵌入-高度融合中形成新乡贤文化建设共同体。当下，习

近平文化思想的正式提出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为新乡贤文化建

设提出更高远的目标，注入更深刻的内涵，各建设主体应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不断强化双重建

设路径的纵横协同，不断推动新乡贤文化建设的纵深发展，从而在彰显新乡贤文化价值中肩负起新

的文化使命，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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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The Dual Path of 
New Rural Elites Culture Construction

LIU Sherui， HAN Ru

Abstract The new rural elites culture is a new cultural form derived from the creative transforma⁃
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rural elites culture， and it plays a unique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re the two forces in the con⁃
struction of new rural elites culture，and thus form a government-led construction path and a society-

driven construction path. The government-led construction path is mainly based on the top-level design，
integrating various resources，and paying attention to empowerment，and guides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elites culture through administrative top-down power. The society-driven construction path relies 
on rural endogenous forces，distinctive advantageous resources and participatory actions，and implem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elites culture through endogenous horizontal consultation. Although the 
dual construction paths coexist in rural areas，they have very different attributes and need to form a strong 
synergy through coord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o mak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elites culture more sustainable and effective.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provides a powerful ideologi⁃
cal weapon and a scientific action guide for the collaboration of the dual paths. The dual construction 
paths should conform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follow the logic of mutual embeddedness and 
integration，realiz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interaction，embeddedness and in⁃
tegration，and jointly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elites culture.

Key words new rural elites culture； government-led construction path； society-driven construc⁃
tion path； synergy； mutual embeddedness and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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